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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42年，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
“我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

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

作。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

他的最好作品不是他个人写出

来的，而应该是他的学生。”

今年，复旦大学文科资深

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下文

简称：中文系）教授、作家、文

学批评家陈思和走上讲坛整

整 42 年。9 月 7 日，陈思和教

授 从 教 四 十 二 周 年 暨《从 广

场 到 岗 位》新 书 发 布 座 谈 会

在 沪 举 行 ，来 自 国 内 各 高 校

院所的教师、作家、文学研究

者齐聚一堂。

四十二年
学生是最好的作品与见证人

9 月 3 日晚，暑热未歇，光

华 楼 西 辅 楼 203 教 室 座 无 虚

席。新入学的中文系学子们凝

视讲台上的教授，聆听他讲授

文学研究理论入门。像这样站

在复旦的讲台，陈思和已有 42

年，他一次又一次成为年轻学

子们的“引路人”，带领他们初

窥文学研究的奥秘。

1982 年 1 月，陈思和毕业

于复旦中文系，留校任教，从

下半年开始担任 1982 级新生

班主任。彼时的他，是个初出

茅庐的青年教师，42 年过去，

银发如雪，陈思和对讲课的投

入经年不改，镜片下映着眼底

的光芒。

“在我的基因里，我很喜

欢做教师。所以，当我留在复

旦大学工作后，我天然觉得这

就是我爱的环境，是我一生应

该走的路。”陈思和笑言，自己

从小就喜欢当老师，喜欢跟人

家讲课。

站上复旦讲台，陈思和终

于成为一名教师。“因为我爱

这个工作，我走在复旦大学校

园里，走在教室、走上讲坛，这

一切都是我应该的，我就应该

这样生活。”对优秀的复旦学

生，陈思和想用一种精神去鼓

舞他们，让他们自觉成为中国

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

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岗位，

这个岗位就是使自己学的专

业、自己的知识能够得到最好

的发挥。”

“每次见到陈老师，他总是

笑眯眯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郜元宝 1982 年入学中文系，

是陈思和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

批 学 生 ，“42 年 的 老 学 生 ”。

1992 年，郜元宝博士毕业后留

校任教，与老师成为 32 年的同

事。“陈老师对学生的培养有独

到之处，很少直指要害，也很少

批评。他总是鼓励为主，在他

的鼓励中，你会感到一种压力、

一种鞭策。”郜元宝说：“百年来

中国新文学流淌的精神，对现

实的执着、对传统的敬畏、对世

界的开放，完美地体现在陈老

师的人格魅力上，他的微笑包

含着这些因素。”

“我们每个人都要坚守自

己的岗位，对我来说，我坚守

的就是一个教师的岗位。”陈

思和指导现当代文学、比较文

学的研究生，迄今有百余人，

大概 90%以上都是在教育岗位

上，这让他颇感欣慰。在他看

来，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做好

科研、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是一个“传”，就是一个传递

的“传”，言传身教，把学生带

到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去，在各

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说，学

生才是我的作品。”陈思和看

到前来参加座谈会的有许多曾

经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全国

各 地 高 校 、或 者 是 中 学 的 教

师，“学生们把在复旦大学学

到的精神传统传播到全国各

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青年

人。我为之感到欣慰。你们就

是我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从教

42周年的最好见证人”。

亦师亦父
传承学术精神与思想光焰

“我在复旦大学接受了当

时环境下最好的人文精神教

育。除了我学习的现代文学专

业蕴藏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

源，还有一种人文教育就是导

师们的言传身教。”

1978 年，陈思和入学复旦

中文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

一届复旦学生。入学复旦时，

陈思和对现当代文学知之甚

少，集中精力于古代文学。“当

时我只能在图书馆里读到《鲁

迅全集》，靠着读《鲁迅全集》里

的注释，抽丝剥茧，对现当代文

学作家和史实略作了解。”直到

拜入贾植芳先生门下，在一次

次老师家中如话家常般的授课

中，陈思和从这位“七月派”作

家身上，打开现当代文学与比

较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找到指

明方向的“精神之父”。

在陈思和看来，贾植芳先

生是以个人人格魅力与现代

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交集于一

体的典范。“贾植芳教授延续

了鲁迅、胡风这一脉五四新文

学战斗的精神传统并且薪尽

火传，身体力行，把更多的青

年人带进现代文学的传统源

流之中。我走上了研究现代

文学、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

道路，完全是贾植芳教授的精

心栽培之力。”

在贾植芳的指导下，陈思

和将巴金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

起点。此后的四十多年，巴金

成了陈思和的研究对象，也是

他毕生服膺并追随的“精神导

师”。在研究过程中，陈思和发

表十余种论文及专著，探索巴

金的深邃思想和知识分子良

知。多次会面交谈中，陈思和

受到巴金的鼓励，对其愈了解、

愈崇敬。“巴金像一颗北斗星那

样远远地照耀着我，鼓励着我，

直到今天。”

贾植芳先生辞世后，陈思

和将老师的藏书护送至千里之

遥的河西学院，并为其雕像揭

幕 ，并 多 次 主 讲“ 贾 植 芳 讲

坛”，弘扬先师的学术风范与

精神遗产。

时至今日，走进陈思和在

光华楼的办公室，四面书架上

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整

齐陈列，一尊巴金半身像摆放

其间，注目若有所思。

两位作家、导师的学术精

神与思想光焰，在陈思和笔端、

心间、身上，从未远去。

系列写作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关键词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这

样一个系列的小册子：用讲话

的形式来梳理一下自己曾经在

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的关键

词。”在新书《从广场到岗位》的

“开场白”里，陈思和道出了写

作缘起，希望写作一系列“理论

形态的回忆录”。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陈

思和一直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的前沿，他提出的中国新

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重写文

学史、民间、潜在写作等研究方

法与概念，对学界产生深远影

响。然而，令陈思和遗憾的是，

一些曾经作为文学史理论研究

成果提出的关键词，没有对其

形成过程、当时场景进行系统

梳理。因此，他开启“中国现代

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写作，计

划出版六本“小册子”，9月出版

的《从广场到岗位》是第一本。

本书探讨的“岗位”关键

词，可追溯到三十年前。1993

年，陈思和参与王晓明、张汝

伦等学者发起的“寻思人文精

神”大讨论，发表《试论知识分

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

值取向》一文，对晚清到民国

时期的“现代社会转型期”的

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

“庙堂型、广场型和民间岗位

型”展开讨论。

“关于知识分子三种价值

取向的探索，正是我为自己寻

找的一份答案，决定我以后坚

持了三十年的人生道路。”陈

思和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本

身就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发

展史，在讨论现代文学史时，

会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与责任，如何理解、传承五四

新文学所凝聚的现代知识分子

传统，又如何实践较为复杂也

很难清晰陈述的领域。因此他

在价值取向这一维度上进行探

讨，还历史一个说明，给当代

一点启发。

在全书的终章，陈思和仍

觉言犹未尽，“手指眷恋地在键

盘上来回抚摸”。他希望在身

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循序渐

进，继续完成余下5本。

过往的另一缺憾也有待弥

补：1999 年，陈思和主编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由复旦大

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间风靡全

国，备受好评。此后，陈思和一

直希望编写“现代文学史”教

材，因事务繁忙，未提上日程。

如今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教程》在进行最后的修订，有

望于明年推出。

“思和老师始终葆有旺盛

的学术生命力，古稀之年依然

笔耕不辍。今天新鲜出炉的

《从广场到岗位》，是他所主持

的学校‘人文社科传世之作’

项目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他的

学术集成与自我革新。祝福陈

老 师 笔 力 永 健 ，复 旦 人 文 常

青。”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

在致辞中说。

投入热爱
精神能量的创造力不息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

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所

支撑。说到底，就是要用最专

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

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

岗位，没有种外在力量可以剥

夺这种执着的感情。”这番话

语不仅是陈思和在书中对知识

分子的总结，他本人也恪守并

践行了42年。

陈思和不仅投入并热爱自

己的专业与岗位，对由此衍生

的职务与头衔，他都一一认真

对待，付出实干与创新。人生

的每一个阶段，此间回望，皆是

风景。

2001 年，陈思和担任复旦

中文系新世纪以来的首位系主

任，甫一上任，便实施课程改

革。改革提倡“原典精读”，让

中文系学子细读与涵咏经典名

著典籍文本。在学校的支持

下，新开设的“中国语言文学原

典精读”课程连续获得国家精

品课程和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

相比其他文学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大多在

世 ，作 家 的 创 作 历 程 仍 在 继

续，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可能

性。早在 1986 年，陈思和便邀

请 一 批 作 家 、评 论 家 来 到 复

旦，与所带班级学生面对面交

流。担任中文系主任后，陈思

和广泛邀请作家进校园，支持

王安忆在复旦成立全国首个

MFA 创意写作专业学位授权

点 ，如 今 复 旦 创 意 写 作 MFA

已走过 15 年。

“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

去年 5 月 17 日晚上，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受陈思和邀请，

来到复旦，与王安忆、陈思和

共谈文学与舞台。一位大一

新生在抢到本场活动的门票

后，他的父亲给陈思和写信说

了这句话。

今年上半年，茅盾文学奖

得主孙甘露受陈思和邀请，来

复旦交流。“我觉得有作家经常

在校园里走进走出，跟学生去

做对话，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好

处的。”作家的纷至沓来，与陈

思和的人格魅力，以及长期从

事文学批评，与作家结下的深

厚友谊，密不可分。

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推动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

参与现代语言学研究院的组建

工作，助力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的学科发展；担任国家智能

评价和治理实验基地主任，思

考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建设，

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陈思和在诸多岗位、不

同领域，贡献力量。

如何将有涯之生融化于无

涯之知？这是陈思和长久思考

并找到答案的问题。“生命的精

神能量的创造力要比生理能量

强大得多，也长久得多。”一是

全身心地投人到专业研究和创

造之中，以精神产品恩泽后世，

造福未来；二是培养几代优秀

学生，把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通

过几代人传承光大。

陈思和先生身上二者兼

有，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胡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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